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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视域下职业院校学生数字
技能的内涵、构成要素及培养策略

马 君,马 俊 琪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710062)

摘 要:数字技术的发展赋予生产力数字化的时代属性,数字劳动逐渐成为人类劳动的新形态,这

也对人们数字技能的掌握程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不仅是对这一劳动

形态的积极回应,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职业行动能力的重要抓手,更是对于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有重大

意义。通过梳理国际上权威数字技能框架的发展脉络,结合文献分析和我国本土实际情况提出职业院校

学生数字技能框架,包括通用数字技能、专业数字技能、综合性软技能和绿色技能四个维度。基于此,建议

职业院校从明确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定位、推动专业与数字产业衔接、加快课程与教学的数字化改造以及深

化校企协同育人等方面推进学生数字技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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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在生活、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从而对劳动者所需掌握的数字技能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1]为此,2021年4月,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技术的迭

代使数字劳动成为未来劳动形态发展的主要方向,要求劳动者掌握能够胜任数字劳动的数字技

能。数字技能属于尚在变化的概念,有学者也将其称为数字素养、数字能力等。这一概念最早由

以色列学者约拉姆(YoramEshet-Alkalai)提出,其在后续研究中构建了包含五大要素的数字素

养框架,认为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必备的生存技能,不仅包括操作数字化设备的能力,还包括认

知、运动、社会学和情感技能[2]。随后,关于数字技能的研究开始引起国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
些研究机构也相继发布了有关数字技能概念和框架的报告。2012年,约拉姆在原有数字素养框

架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六项技能,整体框架包含图像技能、再创造技能、分支技能、信息技能、社会

情感技能和实时思考技能[3],成为当时较为全面的数字素养框架。有学者提到,虽然这种新的素

养强调的是被新兴技术所塑造的社会实践,但在教育背景下,数字素养是一个包含数字技术使

用、认知和社会情感交叉维度在内的广泛的概念[4]。随着21世纪经济发展带给劳动者新的挑

战,数字技能不仅仅是使用信息技术所需的基本实践技能,还应该包括沟通、合作、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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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等技能[5]。全球知识社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使得掌握数字技能势在

必行,这要求更多地关注个体有效参与社会所需的能力。荷兰研究者发现,低数字技能水平的人

群会被排除在互联网提供的好处之外,而这种数字鸿沟将进一步加重他们的不利处境[6]。除此

之外,受教育程度更高和收入水平更高的群体相对拥有更多的数字技能[7]。

国内学者对数字技能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相关研究文献较少。2006年,肖俊洪引入数字

素养的概念并强调了具备全面数字素养的必要性[8]。施歌认为从概念的演变来看,数字素养是

信息素养、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等概念的延续与深化[9]。陆杰华等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群体面

临着严重的数字鸿沟,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高老年人的数字技能[10]。李

晓静等从操作技能、信息技能、社交技能、创造技能、安全技能、问题解决技能、数字农业增收技能

七个维度开发了针对农民群体的数字技能量表[11]。当下,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老年人、农

民或教师的数字技能等领域,关于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的研究十分匮乏,但也有一些学者进行

了研究。例如,郝天聪认为应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从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环

境、学生个性化成长以及教师专业化发展五个方面着力突破[12]。王艳等具体分析了物流专业技

能人才的三层次数字技能架构,并进一步明确了中等、高等、本科职业教育在物流专业数字技能

人才培养中的定位[13]。曾祥跃等提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还有待完善,在人才

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软硬件系统建设上需要充分结合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14]。

通过对目前已有研究的梳理可知,国外相关研究关于数字技能的内涵不断延伸,逐渐从单纯

的技术层面的理解发展为包含软技能在内的综合性理解。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数字技能框架

的开发,认为数字技能掌握程度的差异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群体公平待遇等差异的关键,对职

业院校学生群体数字技能现状和培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相关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

是对国外数字技能框架的阐释或整合;二是国内外数字技能教育的实践和启示;三是我国不同群

体数字技能的掌握现状和培养策略,如老年人、教师、大中小学生等,但其中专门针对职业院校学

生数字技能培养的研究几乎没有,且已有的少部分研究更多的是在研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

略有提及学生的数字技能培养,抑或是仅针对某一职业领域人才提出数字技能培养策略。

数字技能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拥有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数

量在我国存在巨大缺口,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并非工作岗位的数量变化,而是掌握数字技能的

人才的匮乏。一方面,缺乏数字技能的劳动者“即使希望人机协作、参与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往

往感觉力不从心”[15];另一方面,在飞速变化的工作场所中,今天的技能很有可能无法适应明天

的工作世界。从当前形势来看,技能人才就业矛盾日趋凸显,高级技术岗位需求旺盛却缺少适合

的人才,这一现象凸显了职业教育供给侧存在的问题。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

培养掌握数字技能并用于数字劳动的技能人才的有力支撑。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对加快职业

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开发与培养有着迫切的需要,但是,职业院校学生应该掌握什么样的数字技

能,如何开发和培育这样的技能,仍是当下有待思考的问题。鉴于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制定数字

技能框架的行动,本研究通过梳理工作性质和劳动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并结合其他国家和国际性

组织机构提出的数字技能框架,归纳出当下我国职业院校学生需要掌握的数字技能要素,并提出

有关培养策略,希冀为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从“传统工匠”转向“数字工匠”提供参考。

二、数字化时代的变革与数字劳动的界定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工作性质和劳动方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劳动数字化转型趋势越

来越凸显,数字劳动正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而备受关注。工作性质的变革一方面带来新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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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遇,另一方面加大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这一变革过程中还伴随着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方式的转变,劳动方式的转变对劳动者原先掌握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新的挑

战。数字劳动是人类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效率的产物,其本质还是人类劳动,不能取代人类劳

动单独存在。因而,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理解工作性质与劳动方式的变革,进而明确数

字劳动的内涵,对劳动者学习数字技能并应对复杂工作、推动国家整体数字化转型有着重要

意义。

(一)工作性质与劳动方式的转变

技术革新在引起工作性质变革的同时也将带来劳动方式的转变。工作性质变革的本质是技

术的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引发了人们对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的思考,加剧了

劳动者对工作岗位消失的恐慌感。一方面,技术革新淘汰了简单重复的工作,加快了与数字化相

关的新职业的诞生,重塑着工作场所需要的技能。另一方面,数字革新使原有的劳动方式智能化

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被应用。有调查发现,经济体对非重复性认知技能和社会行

为技能的需求似乎呈上升趋势,不同技能类型组合获得的回报也似乎呈上升趋势,劳动者要想在

与机器的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就需要进行重新培训或提升现有技能[16]。在人机共存的数字劳

动中,智能机器不能取代的技能和数字技能所产生的价值不断攀升。

劳动方式是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亦是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相互作用的方式,劳动过程

的转变不仅是技术形式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还是社会组织形式上劳动方式的数字

化[17]。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体现出区别于以往的新特征。劳动资料是将

劳动者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社会生产的决定

性特征[18]。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动了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变革。劳动资料的

数字化可以理解为数字本身作为劳动资料和传统劳动资料的数字化革新[19],数字化软硬件以及

网络信息平台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资料的结合则体现为现代生产工具的

逐渐自动化、智能化。劳动对象是劳动者施加劳动的载体,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借助劳动资料使

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劳动对象从有形的物质载体转变成数据或信息,数

据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的范围也不再拘泥于现实的物质资料,劳动对象开始

呈现虚拟化、双向性的特点,数字化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推动着劳动资料的更新,改变

着劳动生产方式,最终推动着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拓宽技能储备来投入新的劳动生产中,

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变革。另一方面,技术形式的变化引起了劳动组织形式的转变。劳动资料的

数字化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进程,而生产方式又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20]。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工作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大幅度地减少,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进一步

分离。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不同产业的数字化程度存在差异,使得劳动方式呈

现出更复杂的特点。数字劳动是技术革新带来的新的劳动方式,随着技术的革新,工作世界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工作场所、工作方式和在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都在改变。除了传统产业中

的流水线作业,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远程劳动、兼职劳动、零工劳动等都属于数字劳动,同时,劳动

的场所、时间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面对数字劳动成为未来工作的普遍形态,市场对劳动者数字

技能的需求就更为急切,只有掌握了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才能抓住新时代的发展机遇,从而适应工

作性质的变革和劳动方式的转变。

总体而言,劳动资料数字化、劳动对象数字化以及劳动方式的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数字技术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带来的生产工具的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扩大了劳动

对象的范围,使数据成为关键的劳动对象。随着数字劳动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一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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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劳动形式,劳动者的劳动愈发表现为需要丰富数字技能的数字劳动。

(二)什么是“数字劳动”

劳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不同时期因劳动资料的更新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马克思指出

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的过程”[21],所以劳动过程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不同形态的变化。数字劳动的诞生与信息

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概念的兴起源于国内外诸多学者对于数字时代背景下劳动过程究竟

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的探讨。

“数字劳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史麦兹(DallasW.Smythe)在《传播: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盲点》中阐述的受众商品理论,其认为观众成为被大众媒体打包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

在空余时间使用媒体变成集体的无偿劳动[22]。泰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首次提出了“数字

劳动”的概念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免费劳动”,包括创建网站、阅读和使用邮件以及构建虚拟空间

等互联网领域的生产性活动[23]。福克斯(ChristianFuchs)的研究拓展了数字劳动的内涵,除了

指受众通过网络平台活动为企业带来的无偿劳动,广义上更指涉及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生产的

所有活动,包括开采硅矿石等用以数字设备生产的劳动[24]。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近些年也从不

同的视角对数字劳动展开了研究。例如,韩文龙等结合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将数字劳动理解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

动”[25]。李弦把数字劳动划分成互联网专业劳动者和普通互联网使用者的数字劳动,指这些数

字劳动者通过数字平台所进行的有酬或无酬的生产性劳动[26]。刘雨婷等在梳理数字劳动的理

论化进程后提出,如今的数字劳动已经泛化,“在数字技术与劳动结合视角下创作的作品都开始

被冠以‘数字劳动’的标签”[27]。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劳动的内涵认识还存在争议。虽然将数字劳动视作一切网络活

动超出了劳动的边界,将维持数字产业的矿工挖掘劳动归作数字劳动又超出了数字化的边界,但

数字劳动内涵不断拓展的过程体现了学者们对数字劳动认识愈加深刻和全面。在数字化时代,

人们所谈数字劳动普遍指广义上的数字劳动,即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专业劳动者或普通劳

动者通过数字化媒介并运用数据资料在互联网范围进行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数字化是劳

动的新时代特征,其内在本质还是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反映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方式在

新时代的变革,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的生存阶段。数字劳动使工人劳动从空间上的一处地点的

集结转变为利用智能设备将生产的范围不断扩大,它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普遍劳动形式。同时,

数字劳动也扩大了劳动者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专门从事数字领域的人员。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

者应掌握最基本的数字技能。工作性质的变革和劳动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数字劳动新形态的出

现,数字劳动的劳动主体人机并存、劳动对象数据化、劳动形态多元化和劳动时空灵活化的特点

对应着协作型、学习型、复合型和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需求[28]。而这些人才培养需求也

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数字技能要素,对数字技能内涵的明确和要素的梳理是培养职业院校学生数

字技能的重要一步。目前对数字劳动的研究应该从关注文化领域转向更广泛的领域,深化对劳

动者数字技能获得的研究。

三、数字劳动视域下数字技能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2022年7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1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9.8%[29],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然十分庞

大,数字劳动逐渐成为人们劳动的新常态。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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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词贯穿始终,对人们数字技能的掌握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基于这一认识,探讨职业院校

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前提是厘清数字技能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具体包含哪些要素。

(一)数字技能的内涵阐释

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要求劳动者拥有使用与处理数字媒体、数字化控制生产

过程和在线协作等数字技能。数字技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概念,是未来所有劳动者都需

要掌握的技能,与其相关的概念有数字素养、数字能力,这些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对数字技能

理解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的内涵比数字技能更宽泛,数字技能更多强调的

是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层面,比素养和能力表现出更多的交互性[30]。但是,也有研究并不将这三

个概念进行区分,而是通过技能水平的渐进将能力、素养等涵盖其中,这也表明数字技能存在层

次之分。如有学者提出数字技能指“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生产、获取、

分析、传输信息,以解决复杂问题、确保数据安全等的能力、素养”,可根据需求分为数字专业技能

和数字应用技能[31]。除此之外,数字技能的内涵还包括了更广泛的认知、态度、社交和情感等技

能[32]。广义上的数字技能包括了数字硬技能和软技能两个方面,数字硬技能包括实用技能,数

字软技能包括对数字领域的认知或情感等技能[33]。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变革下,软技能在我

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中的重要性日渐攀升,这些能力特质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个人特质等。通

过对近十年其他国家和国际性组织机构提出的数字技能框架(见表1)的梳理可以看到,这些框

架内容也都基本包括了数字专业技能、通识技能和与之互补的软技能。
表1 不同组织机构提出的数字技能框架

报告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数字技能的内容

《数字世界需要的技能》(Skills
foraDigitalWorld:2016Minis-
terialMeetingontheDigitalEcon-
omyBackgroundReport)

2016年
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OECD)

基础技能;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技能;信息与通信
技术专业技能;信息与通信技术互补技能(如领导
力等)

《数字素养: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
战略 简 报》(DigitalLiteracy:An
NMC Horizon Project Strategic
Brief)

2016年
美国新媒体
联盟(NMC)

技术技能素养(包括网页搜索和数字媒体分析);社
会文化素养(包括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教育工作小组:生活和工作的数
字技 能》(EducationTask Force:
DigitalSkillsforLifeandWork)

2017年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UNESCO)

基本功能性数字技能(包括连接互联网、建立账户
等);通用数字技能(包括数字内容创作、数字安全
等);高级数字技能(包括专业技能、软技能)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数字素
养 宣 言》(IFLA Statementon
DigitalLiteracy)

2017年
国际图书馆
协会联合会
(IFLA)

基本技术技能;互联网使用技能;创造性使用技术
技能;非技术技能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AGlobal-
FrameworkofReferenceonDigital
LiteracySkillsforIndicator4.4.2)

2018年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UNESCO)

设备和软件操作;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
字内容创造;数字安全;问题解决;职业相关能力

《数字技能:框架和程序》(Digital
Skills:Frameworks and Pro-
grams)

2020年
世界银行
(WB)

一般数字技能(非信息与通信技术工作场所);专业
数字技能(信息与通信技术工作场所)

《东南亚对数字和互补技能的需
求》(The Demandfor Digital
and Complementary Skillsin
SoutheastAsia)

2022年
世界银行
(WB)

数字技能(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技能,包括基础
数字技能、中级数字技能和高级数字技能);认知技
能和社会情感技能

《2035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分析》
(Ananalysisofthedemandfor
skillsinthelabourmarketin2035)

2023年
英国国家教育
研究基金会
(NFER)

协作;沟通;创造性思维;信息素养;组织、规划与优
先计划;问题解决与决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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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能包括的不仅仅是使用数字技术的基本操作技能,还包括更高级的专业技能以及一

系列软技能。结合对其概念的认识,本研究所述数字技能既强调其实践性,又涵盖数字素养等所

指的软技能。此外,产业数字化升级中的绿色生产还要求数字技能人才在掌握各自专业技能的

基础上,融合良好的绿色技能,即能够认识能源和资源利用的机会,通过技能优化原先的生产操

作,在工作的具体环节都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问题,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环境等。数字技能与绿

色技能联系紧密,数字化带来了新的产业生态,因而也要求职业院校学生掌握与数字硬技能相互

促进的绿色技能或可持续发展素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以下简称

《职业分类大典》)中同时标识为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的共有23个[34],在参与数字劳动的过程中

具备一定的基本绿色技能已成为必要。我国政策导向同样显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明确走

向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见表2)。
表2 近年我国关于数字化转型走向绿色发展的政策文件及相关内容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主要相关内容

《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的指导意见》

2020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央网信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优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实
现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
形成“数网”体系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
系的指导意见》

2021年 国务院
加快信息服务业绿色转型,做好大中型数
据中心、网络机房绿色建设和改造,建立
绿色运营维护体系

《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年 )》 2021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支持绿色技术、绿色
产品、清洁能源的应用,全面提高新型数
据中心能源利用效率

《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要求 推动数据中心和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1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
央网信办、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能源局

到2025年,数据中心和5G基本形成绿色
集约的一体化运行格局

  开发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的意义不仅是开发某一项专业技术能力,还在于让其拥有一整

套适应数字劳动必备的技能组合。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使职业院校学生的数字技能以其所学领

域专业技能的数字化为核心,以通用数字技能、综合性软技能、绿色技能为基础性技能和互补性

技能。由此,数字技能应包括通用数字技能、专业数字技能、综合性软技能和绿色技能。在职业

发展过程中,数字技能的四大要素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促进。掌握不同等级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技

能是获得数字技能的基本要求,与数字生活相关的软技能是数字技能发展的重要助力,学习推动

数字化时代产业持续发展的绿色技能更是数字劳动的长久方向,这一系列技能组合构成数字时

代职业院校学生适应劳动形态变化的必备技能,也是当下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开发的趋势。基

于以上对数字技能的认识与分析,将数字技能定义为:劳动者具有的通用数字技能与专业数字技

能的良好融合,是从掌握技能、参与数字社会活动到养成数字思维的跨越,与综合性软技能和绿

色技能相辅相成,从而促进劳动者高效地参与数字时代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二)数字技能的构成要素

欧盟最新发布的数字能力框架2.2版本(DigComp2.2)提出了五个能力领域,包括信息和数

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数字安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

基础上增加了设备与软件操作、职业相关能力,形成《数字素养全球框架》[36]。从这两个目前应

用最为广泛的数字技能框架中可以看出,数字技能并不限于数字领域的专业技能,而是一系列能

够胜任数字时代工作的技能组合。因此,基于前述内涵分析可将职业院校学生所需数字技能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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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个要素,即通用数字技能、专业数字技能、综合性软技能以及绿色技能。

1.通用数字技能

通用数字技能是人们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需要使用到的且应当掌握的最基础的数字技能,

这类技能适用于所有年龄阶段的学习者,能够有效帮助个体适应和融入数字经济社会。随着工

作性质的变革,人们普遍认识到通用数字技能已经成为进入工作场所的必备技能,社会发展对人

们需要掌握的通用数字技能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作为劳动者参与数字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通用数字技能包括能够操作数字设备、使用和理

解数字信息以及保障数字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掌握使用数字设备的技能,如连接互联网、

使用软件、创建账户等基本操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发布的《教育工作小组:生活和工作

的数字技能》报告中提到了基本功能性数字技能,指公民能够连接网络、建立个人账户等基本数

字操作。二是掌握利用和理解数字信息的技能,如对数据或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利用。欧盟

2011年发布的《映射数字能力:迈向一种概念性理解》(MappingDigitalCompetence:Towards
aConceptualUnderstanding)报告构建了包含工具性技能和知识、高级技能和知识、对技能和知

识应用的态度三个维度在内的数字能力框架。其中,工具性技能和知识包括操作性技能和知识、

网络媒体相关技能和知识两个部分,后者涉及理解网络资源用途、选择媒体、认识数字媒体中的

法律或道德问题等内容[37],要求劳动者能够识别数字信息并利用数字信息进行合适的网络媒体

选择。三是掌握确保数字安全的技能,如能够在数字媒体使用时进行隐私保护、风险控制、规范

数字行为等。2017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布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数字素养宣言》认

为数字技能是包括基本技术技能、互联网使用技能、创造性使用技术技能和非技术技能在内的一

系列技能组合[38],互联网使用技能这一项中就提到了关于网络安全和隐私风险的意识。

2.专业数字技能

围绕数字技能的许多讨论往往集中在“更高层次”的技能上,即专业数字技能,这些技能使职

业院校学生具有以变革的方式创新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能够极大程度地推动数字经济的深

层次转型升级。专业数字技能不仅是深度应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技能,同样也是数字领域专业

化程度较高的技能。今后,与数字相关的工作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范围将不断扩大,专业数字技能

是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关键。

数字领域的许多职业都需要专业数字技能的支撑,专业数字技能一般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

专业技能、数字化程度较高领域的专业技能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与通信技术自身领域的

专业技能,如大数据、编程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型中,德国建立了“工业4.0”平台,构建了

包含信息技术、电子、机械工程、跨学科技能以及商业管理五个部分的技能框架[39],其中信息技

术部分就属于完全数字领域的专业技能,而机械工程部分则是需要较高数字化程度的专业领域

技能。横向技能是学生应该具备的STEM核心能力,欧盟开展的STEM横向技能评估项目提出

了八种能力,其中的学科能力便涉及开发程序和编码等[40]。二是数字化程度较高领域的专业技

能,如机电一体化、人工智能等。德国安联工业4.0于2017年发布的技能清单中提出了数字化

时代的五项技能需求,包括信息技术技能、过程技能、技术技能(机械、机电一体化等)、软技能和

领导能力[41],技术技能部分就列出了具体的数字化程度高的专业领域技能。此外,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中,“职业相关能力”这一技能要素有使用特定领域专业数字

工具和技术、分析特定领域专业数字内容两个子项,这也体现了在数字环境中掌握特定领域的专

业技能或知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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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性软技能

综合性软技能包含在广义上的数字技能的内涵里,是适应数字化生产的必备能力素养,与通

用数字技能和专业数字技能相互补充。数字技能的研究最初聚焦于对互联网基本操作的掌握,但

随着日常社交活动迁移到互联网中,技能组合被不断重新定义,逐渐提出认知、沟通等其他技能[42]。

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对劳动者软技能的掌握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人机交

互的新趋势都体现了软技能在数字时代的不可替代性。为胜任数字时代的工作要求,劳动者需

要掌握的综合性软技能应包括管理和领导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以及基本数字素养三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在工作中进行管理和领导的能力,如决策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元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

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数字世界需要的技能》报告中提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互补技能

就包括了规划及领导能力、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43]。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数字素养:新媒体

联盟地平线项目战略简报》认为数字技能包括社会文化素养,即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

等[44]。二是在工作中进行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社会参与能力,如沟通、协作、团队合作能力等。

2011年,美国未来研究院(InstitutefortheFuture)提出了十项未来工作场所中需要的技能,特别

强调了数字化转型中诸如协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解读社交线索能力等软技能的学习[45]。

2023年,英国国家教育研究基金会总结了2035年劳动力市场需要的六大技能,其中就有协作、

沟通等软技能需求[46]。三是进入数字生活所必备的基本数字素养,如了解数字法律、数字版权

等。在数字时代生存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明确数字公民身份、了解相关数字法

律、确立数字版权意识等都能够帮助劳动者更好地参与数字社会发展。

4.绿色技能

绿色化和数字化的融合转型正在重塑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交互方式,技能方面也同样面临

新的转型。数字技能主要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相关,绿色技能则是强调能源与环境的长久发展,要

求职业院校学生在参与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具有绿色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二者的结合将共同推进

我国数字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于绿色技能的开发可以纳入更广泛的培训或技能开发政策中去,而不是仅作为一个独立

的技能开发政策[47]。基本的绿色技能应涵盖在数字技能整体框架中,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绿色

技能应包括环保意识与意愿、跨学科绿色技能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应当具备保护环境的基本

意识和意愿,如具有环保意识并愿意付诸行动、学习绿色工作所需技术的意愿和能力、使用绿色

技术的态度、职业安全与健康等。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提出,绿色技能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技

能,是指“劳动力支持并促进工商业和社区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而需要的技术、知

识、价值和态度”[48],也可以理解为绿色技能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在工作中践行可持续发

展的技能。二是掌握跨学科绿色技能,如运用跨学科方法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能力、应对

绿色发展挑战的能力等。2021年,欧盟提出了“工业5.0”概念并构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性、韧

性”的概念框架,其中“可持续性”强调了可以通过更智能的生产计划和技术来维持环境的可持续

性[49]。这就要求劳动者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中掌握一定的绿色意识和能力,甚至是掌握跨

学科绿色技能。目前,我国高耗能产业正在积极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如钢铁企业通过智能化

改造推进低碳减排、有色金属行业通过智能勘探和矿业物联网等新模式提升生态保护水平和资

源利用效率。这些都表明数字化转型产业中的技术工人需要掌握一定的绿色技能,即拥有支持

并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友好的意识、意愿,以及将跨学科知识与绿色技能结合的能力。我

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必然向着绿色高质量的方向迈进,产业体系绿色化发展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鲜明特征。产业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具有绿色能力的智能制造复合型人才来提高资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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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减少环境污染,智能制造复合型人才的绿色能力培养十分重要[50]。

四、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动因与策略

培养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是应对当下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技术技能人才要求转变

的必然之举,数字技能培养的缺乏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劳动力市场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巨大需

求。从工作性质的变革和数字劳动的发展趋势来看,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的开发与培养是支

撑国家数字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职业院校有必要在明确数字技能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对学生的

数字技能培养工作,加大我国数字技能人才供给,进而推进人才培养实现从“传统工匠”到“数字

工匠”的转型。

(一)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动因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产业升级对拥有数字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增长,巨大的人才缺

口亟待填补,数字技能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参与数字劳动必备的生存技能,也是个体实现更好发展

的重要基础,但当前职业院校对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还有待加强。数字技能的缺乏将加重数字

鸿沟的存在,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将职业院校学生培养成新时代掌握数字技

能的高素质人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1.产业升级带来巨大数字技能人才缺口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数字技能人才有着巨大的需求量,而我国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

技能人才缺口,需求侧远大于供给侧。2020年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预测,未

来五年将需要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近150万、人工智能人才近500万、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

运维员各125万[51]。2022年出台的《职业分类大典》中也新增加了数字职业板块,首次标注了近

百个数字职业,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产

品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领域[52]。随着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更深层次阶段,人才短缺已经成

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当前的数字化综合人才总体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

左右,且在持续放大[53]。拥有数字技能的人才是行业和企业的争夺焦点,数字技能人才的空缺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阻碍,而中国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技能上都面临着巨

大的缺口。职业院校学生作为未来行业企业生产、管理、建设和服务等工作的一线技术技能人

才,掌握数字技能是顺应数字劳动生产方式变革、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数字化

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2.数字技能是参与数字劳动的关键技能

随着数字化智能社会的普及,劳动者用以进行数字劳动生产生活的数字技能成为关键技能。

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台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认为,提升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提升国民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随着产业结构向高精尖

调整,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增加,人才的技能水平和数字化程度也需要随之提

高,综合能力和数字化专业技能成为人才技能重塑的重点。劳动已经与数字化紧密相融,人们早

已身处数字劳动之中。领先的制造业企业正在用人工智能提升生产效率,智能机器的使用将促

使更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习掌握数字相关技能。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我国采矿业更是通过引

入智能开采工艺、数字化技术和无人化管理等方式保障采矿业的持续发展。这些都需要劳动者

掌握一定的通用数字技能、专业数字技能、综合性软技能以及绿色技能。数字劳动面临着数字鸿

沟问题,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才是造成鸿沟的关键。数字技术的

发展是为了提供便利,而不是扩大数字鸿沟,因而促进劳动者数字技能习得显得十分重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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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带来了新的数字职业领域,产业数字化提出了新的数字技能要求,劳动者技能储备也需随

之升级。除了原本的专业技能,数字技能成为参与数字时代劳动的必备技能,开展数字技能学习

是职业院校学生参与公平社会竞争的基础。

3.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有待加强

数字技术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教育培训的更新跟不上市场需求结构变动的速度,导致人

才供需的结构性错配不断放大[54]。虽然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已有显著成效,学生数字化学习成

为常态、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逐渐提升以及院校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

仍存在很多问题[55]。职业院校现有的教育培训未能给学生提供充分的数字技能方面的培养供

给,因而带来了技能学习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错位的现实情况。许多职业院校的专业建设滞后且

专业结构单一,课程教学内容与技术发展不匹配,也缺乏与企业的合作,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的技

术技能人才[56]。并且,大部分高职院校还存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教学资源匮乏、技能

培训数字化程度不足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单一的问题[57]。职业院校要加强学生通用数字技能的

培养,同时也要培养学生成为胜任数字劳动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数字劳动的参与群体里,既

有高技能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也有对技能水平要求相对不高的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数字劳动

群体的广泛性要求着对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全面性。当下的职业院校学生的数字技能

开发与培养必须适应数字劳动新形态的变化,以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和综合

素质,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培养亟须加强传统专业技能和数字技能的结合。

(二)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策略

数字技术的迭代使劳动者参与数字劳动成为一种必然。职业院校学生是未来数字工匠和高

技能人才的后备军,而职业院校作为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承担着培养学生数字技能的

重要责任,有必要从人才培养的具体环节入手加强对学生数字技能的培养。

1.明确数字技能人才培养定位

培养职业院校学生掌握合适的数字技能,首先职业院校需要明确自身人才培养定位。职业

院校需要培养的并非数字理论方面的精尖人才,而是熟练掌握数字技能并与产业紧密结合的技

术技能人才。一方面,就职业院校学生对数字技能掌握的梯度而言,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加强对学

生通用数字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使用设备、利用信息以及参与数字生活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职业专科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专门化技能人才,而职业本科教育则是专业性技能人才,前者需

要掌握专门知识,后者需要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具备复合型技能[58],因而二者在掌握

专业数字技能的深度上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就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的侧重而言,需要

加大对学生通用数字技能培养的力度,扩大掌握基本数字技能的群体基数,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参

与数字劳动的能力,以及满足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要加强多项专业技能和数字技能融合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提高数字技能的融入度,使学生具有协作、创新等综合能力。其次,职业院校

要加快制定学生数字技能评价指标。职业院校学生需要掌握的数字技能要突出高素质技能人才

培养的标准,满足国家培养数字化时代能工巧匠的要求。职业院校应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为参

考,明确具体专业所需的数字技能水平,科学制定评价的依据。此外,还要重视学生学习全过程

的信息,动态考察其数字技能的发展水平。

2.推动专业对接数字产业需要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专业设置只有与社会发展相吻合才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

量[59],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掌握的适切性。数字时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

业结构也随之改变,许多新兴职业不断涌现,参与数字劳动的范围逐渐扩大,数字技能的掌握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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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影响着职业院校学生的发展。因而,职业院校要紧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结合数字产

业的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布局,创新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方式,培育更多能够胜任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变革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职业院校在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将专业设置与数字

化产业发展前沿对接,推进专业数字化改革。根据数字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专业设置,依据市场

对数字技能人才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将数字技能与传统产业相互融合。另一方面,

职业院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共建共同体,探索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数字领域相关专

业,推进数字专业化改革。以数字专业化改革更好地服务数字产业链,打造适应经济发展的数字

人才链。此外,通过数字技术收集并分析专业结构变化和新技术使用等相关数据,实现专业与产

业动态对接的良性关系。

3.加快课程与教学数字化改造

课程与教学是实施数字技能培养的根本途径,提升学生数字技能也应该是职业院校课程体

系建设的基本追求。课程与教学中培养学生数字技能,一方面要考虑课程的类别,如在公共基础

课中加强学生的综合性软技能或部分通用数字技能的学习,在专业技能课和实践课中加强专业

数字技能或绿色技能的学习等,从而规避课程中数字技能培养的缺失。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职业

教育“岗课赛证”各要素的紧密联系,将行业岗位标准、技能大赛内容、技术规范、证书要求等与课

程相结合,从而保障数字技能培养的丰富化和专业性。此外,在数字技能培养的形式上,需要根

据具体的技能和技能所要达到的层次和水平进行有差异的选择。对于通用数字技能可以以视频

或实践演示的形式进行,专业数字技能则可以通过融入具体的专业课程或单独开设相应课程的

形式进行。总之,要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促使数字技能培养融入职业教育课堂。在教学方面,教师

需要提高教学的数字化水平,有意识地关注数字化领域的最新技术、发展动态,提高数字技能培

养的时效性。同时,也可使用智能型数字教材,丰富学生的数字技能学习体验。

4.深化校企合作构建数字技能培养生态

校企协同育人能够保障职业院校学生数字技能培养实施主体的有效互动,从而构建协同、开
放的数字技能培养生态[60]。具体来说,职业院校应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紧跟当下技术发展

前沿并充分整合产学研资源。一方面,与企业开展课程教学、标准制定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发挥

产教融合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中的优势,促进产业数字技能需求与人才数字技能培养间的无缝

对接。与企业成立数字技能培养联盟,为学生提供更多数字技能实践的形式和机会,提高数字技

能培养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使职业院校学生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加快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等数字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完善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价值链。职业院校

与企业合作建设数字技能相关的培训基地、技能工作室、产业园区、智慧教室等,创建一批数字技

能培训体验项目,全面提升院校数字技能的培养能力,整合校内校外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沉浸

式数字技能学习环境。除此之外,通过建设集教学、管理和服务一体的数字资源平台、管理服务

平台或创新育人平台等,也能够实现数字资源和优秀师资的有效拓展,助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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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ComponentsandCultivationStrategiesofDigitalSkillsof
VocationalCollegeStudentsfromthePerspectiveofDigitalLabor

MAJun,MAJunqi
(Facultyofeduc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hasgivenperiodfeaturestothedigitalizationofproductivity,anddigital
laborhasgraduallybecomethelatestformofhumanlabor,whichalsoputsforwardnewrequirementsforthemastery
ofpeople􀆳sdigitalskills.Therefore,strengtheningthecultivationofdigitalskillsofstudentsinvocationalcollegesisnot
onlyapositiveresponsetodigitallabor,butalsoanimportantstartingpointinenhancingthevocationalactionabilityof
studentsinvocationalcolleges.Thatisespeciallymoresignificantforpromotingaskill-basedsociety.Bycombingthe
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authoritativedigitalskillsframework,weproposeadigitalskillsframeworkforvoca-
tionalcollegestudentsbasedonliteratureanalysisandlocalconditionsinChina,includingfourdimensions:generaldig-
italskills,professionaldigitalskills,comprehensivesoftskillsandgreenskills.Onthisbasis,theframeworkfurther
proposesthecultivationstrategyofdigitalskillsforstudentsinvocationalcolleges,andvocationalcollegesshouldpro-
motestudents􀆳digitalskillsintermsofclarifyingthecultivationpositioningoftalentswithdigitalskills,promotingthe
articulationbetweenmajorsanddigitalindustries,accelerating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curriculumandteaching,
anddeepeningtheschool-enterpriseco-parenting.
Keywords:digitallabor;digitalskills;vocationalcollegestudents;vocationaleducation;skil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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